前後赤壁賦之賞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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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東坡於元豐五年陰曆七月十六日遊赤壁之後，寫下了不朽的《赤壁賦》，同年十月十五日，又與兩位朋友同遊赤壁，陰曆十月已是深秋季節，霜露紛飛，已與之前盛夏之境大不相同，只見「江流有聲，斷岸千尺，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。」
自又是另外一番感受。於是又寫了一篇千股不朽的名作：後赤壁賦。
誰優誰劣， 到是不用如此執著，各有洞天，自有一番情趣。
前賦主以主客之間的應對答辯，探討蘇軾自身的人生哲學。以文載道，搭配史事美景，恰如三國演義‧卷頭詞所述： 

「臨江仙

滾滾長江東逝水 浪花淘盡英雄
是非成敗轉頭空 青山依舊在 幾度夕陽紅
白髮漁翁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
一壺濁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談中」
一份中國文人的灑脫！超然世外的自在，解盡洞簫客的愁緒。同時，也可看出蘇軾對於佛學研究之深。
所謂「自其不變者而觀之，則物與我皆無盡藏也。」這恰如部派佛教中，有部的思想。
有部的思想，乃建立在所謂的「三世實有，法體恆存。」這中心思想之上。 所謂的三世亦及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依照有部的思想，這三世乃依循在不變的法之上 而所謂的時間，也不過是虛設於法之上的虛體，並非實質存在之物 而事物之所以由有變無，由無變有，也是因為這時間的虛無飄渺，變換無常。
然而，時間乃是依循在法上的虛渺之物 那麼，這有生有滅的法，到底是真實，還是虛幻的呢？這裡，有部又將法區分為所謂的法體與法用兩類。法體是事物的內在本質，而法用則是事物的外在功用。而法體乃是恆存不變的。
舉例而言之，一件由鐵所打造的器具，其本質是鐵，這乃是不變的事實。即便是生鏽或毀壞，仍然是鐵。然而此器具的功能性，卻將因其打造的方式有所改變。因有了變這個概念，而有了時間上的意義。這即是三世 法體與法用的關係。
而這正是蘇軾所說的「盈虛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長已。」
至此，我們已可讀出蘇軾的人生觀。那份結合了儒道釋三家，舉世獨立的精神。
這也是前賦的要旨所在。
而客，也是蘇軾自身的另外一個投影。也許有，也許無。對於自身人生哲

學的一種答辯，象徵了自身的迷惘及解答。
「今宵酒醒何處？楊柳岸，曉風殘月。」不正是蘇軾的寫照嗎
後賦以虛景來對於前賦的人生哲學做一種實踐。至此，文詞已不足以描述這份奧秘。就如同印度‧大林間奧義書中所言一般：「既不是這樣！也不是那樣！」這種人生的體悟，僅能以虛體的景像去描寫，而無法以文字去俱體描述了。是一種超越言教的哲學觀。而所謂的真理之為物，不也若此嗎？
他獨自一人，於黑夜的深山中，「劃然長嘯，草木震動，山鳴谷應，風起水湧」，當他的嘯聲激起了山谷的迴響，草震動，風起水湧時，他才凜然驚於自己的孤立，驚於大自然對人的一種厭迫感，於是從高山上下來，回到自己的小船上，任船在江水中漂流。此時，一隻孤鶴掠波而過。
這不正是蘇軾他在現實中的寫照嗎？即便世途險惡，他仍然堅守自己應走的道路  即便孤苦難行。
而孤鶴正是東坡自己的影子。孤鶴的飛過或許只是巧合，但這份感觸必然是極微妙的。並且也隱含了另一種象徵在裡面。因而回去以後就夢見一個羽衣翩仙的道士，問他「赤壁之遊快樂嗎？」這其中，是否暗指了蘇軾所追求的不朽之道

客，至此已完全被拋棄在蘇軾的身後。隱隱的暗指了蘇軾已超越了世俗的疑惑，  超越了我執，達到了一種與天地共存的境界。
此二賦所孕含的境界之高，實難以筆者之文筆道盡。恰如古人言：「讀赤壁賦二篇，勝讀一部莊子。」而蘇軾實不愧為千古第一風流人物！
